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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除了瞻仰厅以外的所有其他厅的灯，几百个

零件都要开模具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我走了另一

条路，将通用的零件标准化，设计成能组合成任

意形式、大小的灯。5、6 公分的小零件组合成千

变万化的灯，可以做光带，也可以做几层的灯。

这个灯还在用，即便有一点坏了，一个小零件拧

下来，整个灯仍可以保持完整。我把这个屋子照

亮了，把气氛做出来了，我的光效达到了，照度

达到了，就形成了照明。当时明白一个道理：我

设计的结果是灯，但是我思考的出发点是解决照

明问题。“灯具”是一个名词，“照明”不是一

个名词，是动词。这时候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是灯。

这对设计师非常重要。

就像设计一个杯子，你再聪明能干，光想着

计灯，我的设计方案是把吊顶的材料掏空，把灯

的反光罩窝到里面，下面只露灯罩或者灯板，保

证了照明需求，这就不是人民大会堂那些花灯的

概念了。当时设计完了，拿着图纸跑到给当时的

十大建筑专门做灯具的一个工厂，把图纸一放，

他们的总工程师黄耀昌看了半天不说话，把老师

傅叫来又看，最后说了一句：你设计的是灯吗？

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，“怎么不是灯”，后来

想明白了，我设计的不是灯，我设计的是“照明”

装置！

紧接着的一个工程是毛主席纪念堂。我设计

人民大会堂的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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